
        
            
                
            
        

    
 



车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 
 
第二卷 春天的乘客 
 
作者：阿万纪美子 
 
插画：北田卓史 
 
译者：彭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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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乘客 
 
天空颜色的出租车，行驶在林边的一条小路上。 
 
“到油菜花桥附近的泉水幼儿园。” 
 
说这话的，坐在后面的一位年轻的妈妈。她的身边，并排坐着五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圆脸小男孩。 
 
（还是头一回看到五胞胎哪！而且，还长得这么像！太可爱了。） 
 
司机松井五郎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感叹道。 
 
“哇啊。”“哇啊。”“哇啊。” 
 
车子里一下子变得热闹开了。 
 
“好快呀。” 
 
“好快啊。” 
 
“好开心呀。” 
 
“好开心啊。” 
 
“嗬呀，嗬呀，嗬呀，嗬呀。” 
 
实在是太快乐了，连松井都想跟着一起“嗬呀，嗬呀，嗬呀，嗬呀”地叫起来了。 
 
（一大早就有这么开心的乘客呢。） 
 
车子开上了宽阔的柏油马路。 
 
路两边，行色匆匆地走着去上班的男人、女人和去上学的孩子们。 
 
红色的信号灯亮了，车子停了下来。妈妈对五个男孩说： 
 
“看，信号灯一变成红色，车子就停了下来。啊，变成绿色了。哈，车子又开起来了。” 
 
她又告诉他们： 
 
“这边是红灯的时候，那边肯定是绿灯。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哟！” 
 
当车子停在一个大十字路口的人行横道前面时，一个小女孩在前头摔倒了。 
 
“啊啊！” 
 
五个孩子一齐叫了起来。 
 
见摔倒的女孩爬起来，又向前跑去，五个男孩像松了一口气似的，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好坚强啊。” 
 
“一声也没有哭呢。” 
 
“了不起呀。” 
 
“两条腿到底是不方便啊。” 
 
“就是。这辆车就不会摔跟头，因为它有四条腿。” 
 
松井差点笑出声来。 
 
（原来是这样啊。） 
 
接着，车子左转右转，也不知穿过了多少个十字路口。 
 
“就快到了。” 
 
妈妈说。 
 
“那就是油菜花桥哟。” 
 
于是，五个男孩立刻安静下来。 
 
车子开过油菜花桥，拐进第二条马路，开到了红屋顶的泉水幼儿园的边上。 
 
它在那时停了下来。 
 
这个地方，正好能看到幼儿园的院子，一大群穿着浅蓝色罩衫的孩子正在里边玩呢。 
 
“谢谢。” 
 
松井把门打开，脸带笑容地转过头去。 
 
只见那五个男孩身子凑到了一起，扭扭捏捏的，十只圆眼睛睁得更圆了。 
 
“好了好了，快下车吧。” 
 
妈妈好像是在鼓励这五个男孩似的说： 
 
“你们不是盼着要来的吗？” 
 
说完，妈妈把脸转向了松井，说： 
 
“司机，等一会儿行吗？这些孩子是来参观的，我们还要回到刚才树林边的那条小路上去……” 
 
“行啊，不着急。” 
 
见松井微笑着点了点头，妈妈就一边把一个还在扭扭捏捏的小男孩朝外推，一边说： 
 
“去吧，到白栅栏边上去看吧。妈妈和你们在一起，不怕，不怕。” 
 
五个男孩总算是下了车，他们沿着幼儿园那矮矮的栅栏，排成了一长溜。他们穿的是一模一样的蒲公英颜色的衬衫，一模一样的嫩草颜色的短裤子。 
 
（这几个孩子，日后是要进这所幼儿园的吧？） 
 
望着这五个孩子和妈妈的背影，松井想。 
 
不一会儿，上课的铃声响了，从幼儿园的楼里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女老师。 
 
老师在院子中央的一架风琴前坐下来，打开咖啡色的琴盖，快乐地弹了起来。 
 
短短的、跳跃般的旋律。 
 
“春天的爸爸， 
 
来啦。 
 
领来了，领来了， 
 
黄色的蒲公英。 
 
春天的妈妈， 
 
来啦。 
 
抱来了，抱来了， 
 
紫色的紫罗兰。” 
 
孩子们不玩了，唱起歌来了，一边唱，一边朝风琴这边聚拢过来。 
 
他们围绕着风琴，转起了圈子。 
 
“春天的孩子， 
 
来啦。 
 
带来了，带来了， 
 
好多的笔头菜。 
 
春天的婴儿， 
 
来啦。 
 
坐的是，坐的是， 
 
荷花的汽车。” 
 
五个孩子紧紧地贴着栅栏，朝里面看，小脑袋随着节拍摇晃着。妈妈的脑袋也合着节拍摇晃着。 
 
（哈，好开心啊……咦？） 
 
松井睁大了眼睛： 
 
从边上那个男孩的短裤子里，露出一个蓬松的深棕色的东西。 
 
（什、什么？） 
 
松井慌忙揉了揉眼睛。 
 
可是，又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啊啊，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是狸猫的尾巴呢！怎么会呢！） 
 
可就在这时，五个深棕色的东西，一起从五个孩子的短裤子里头伸了出来。 
 
（哎呀！） 
 
松井呆呆地张大了嘴巴。 
 
五根深棕色的东西，随着歌的节拍，左、右、左、右，全都朝着一个方向摆动着。 
 
（……莫、莫非说，这些孩子是？） 
 
松井那睁圆了的眼睛，又变成了一条细线。他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妈妈大概是发觉了吧？啦，只见她朝离她最近的孩子的屁股拍了一下。嗖，那条尾巴缩了回去。 
 
啪，啪，啪，啪。按照她拍屁股的顺序，嗖，嗖，嗖，嗖，尾巴缩了回去。 
 
（啊，这下可好了。） 
 
松井在后头松了一口气。这时，妈妈慌乱地转过头来。 
 
可是松井比她快了一秒，急忙闭上了眼睛。 
 
他假装睡着了。 
 
幼儿园的院子里，孩子们一边拍着手，一边朝楼里走去。 
 
四周顿时静了下来。 
 
“好啦，回家吧！” 
 
妈妈的声音，传到了闭着眼睛的松井的耳朵里。 
 
“哇，太开心了。” 
 
“呵呵，太开心。” 
 
“哇呵呵，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呵呵呵。” 
 
“哇呵呵，下次还想来呢。” 
 
坐在后排上的孩子们，兴奋得不行，怎么也安静不下来，笑啊笑啊不停地笑。 
 
里面还夹着妈妈的笑声。 
 
车沿着刚才的那条路，朝相反的方向飞快地行驶着。 
 
很快，笑声就变成了歌声，他们异口同声地唱起了《春天的歌》： 
 
“春天的爸爸， 
 
来啦。 
 
领来了，领来了， 
 
黄色的蒲公英。” 
 
妈妈，还有握着方向盘的松井也一起唱了起来。 
 
“春天的妈妈， 
 
来啦。 
 
抱来了，抱来了， 
 
紫色的紫罗兰。 
 
……” 
 
对面出现了一辆黄色的巨型混凝土搅拌车，愈开愈近了。 
 
轰隆隆—— 
 
它尖啸着擦身而过。 
 
“哇！” 
 
五个孩子一起把头缩了下去。 
 
他们吃了一惊，眼睛睁得圆圆的，一下子变成了五张狸猫的脸。 
 
“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啊？” 
 
妈妈的脸都红了。 
 
松井这边也着急了，可总不能握着方向盘假装睡觉吧，他慌慌张张地说： 
 
“就那样，就那样，还是就那样好！” 
 
狸猫一个接一个地看着妈妈的脸，担心地问： 
 
“就这样，行吗？” 
 
“就这样，行吗？” 
 
“就这样，行吗？” 
 
“就这样，行吗？” 
 
“就这样，行吗？” 
 
妈妈撅着嘴，好半天才笑着点了点头。于是，五个男孩一起欢呼起来： 
 
“啊啊，真开心啊，还是这样好啊。” 
 
“多好呀，你们……你们用自己本来的样子坐车，多好呀。”妈妈说。 
 
不知不觉中，她脸也变成了一张圆圆的、温柔的狸猫的脸。 
 
松井松了口气，说： 
 
“马上就到了。” 
 
 
天空颜色的出租车，朝着泛出新绿的林子飞快地驶去。 
 
 
 
 



雾村 
 
 
“这座城里，还留着不少好东西呢！” 
 
绅士模样的乘客开口说道。 
 
“是吗？谢谢您夸奖了。” 
 
一边握着方向盘，松井一边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是从火车站上来的乘客，拎着一个黑颜色的旅行皮箱。 
 
目的地，是羊齿丘对面的“武井水库”。 
 
夏天的太阳，落到了夕阳之丘上，天空开始变红了。 
 
乘客一边眺望着窗外，一边兴奋地说着： 
 
“瞧啊，那座房子。门就那么开着，还挂着竹帘。东京已经看不到这样的风景了！啊，这座房子也是一样，连竹制的长凳都摆出来了。好东西啊！” 
 
竹帘，还有长板凳，都被晚霞染成了粉红色。 
 
“您是从东京来的吗？” 
 
松井问。 
 
“是，我是报社的记者。是来采访沉没在武井水库下面的那个村子的。” 
 
然后，乘客就问开了： 
 
“司机，你以前没到过那个村子吗？” 
 
前面的一辆车子停了下来，松井踩下刹车，说： 
 
“真遗憾，我不是这座城市出生的……七年前我从乡下来到这里……那时，就有了这水库了。” 
 
“是啊，水库造好已经有十五年了。准确地说，是十四年零八个月十六天。” 
 
（不愧是记者啊，调查得可真仔细。） 
 
松井太佩服了。 
 
车子又开了起来。 
 
“明天，我打算找六七位从沉到水库下面的村子搬到这座城市里来生活的人，听他们讲讲过去的事情，聊聊现在的事情……不过，我首先要亲眼看看水库。” 
 
喜欢说话的乘客，断断续续说起了水库底下那个村子的历史。 
 
“……最早住在这个村子里的，是一位吃了败仗的武士，他写的书，一直留到现在哪。” 
 
“嗬嗬，是吗？” 
 
松井还是头一次听说，不停地点头。 
 
山冈上杉树林对面的太阳，变成了红红的碎片，天空的颜色正在渐渐地淡下去。 
 
“从那位吃了败仗的武士的时代算起，人们已经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耕作了两百年啦。” 
 
“把这块土地沉到水底下，可费了不少劲儿吧？” 
 
“是啊，一言难尽啊……您不这样认为吗？” 
 
乘客这样说。 
 
车子开始顺着羊齿丘宽阔的坡道往上爬去。 
 
“听说这条路，是水库造好之后才修的。” 
 
松井解释道。 
 
“是吗？” 
 
“水库造好之后，来参观水库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现在，水库边上还搭起了卖土特产的小店。” 
 
“呵呵呵。” 
 
起雾了。 
 
雾眼看着就浓了起来，路两边的绿树隐没到了白茫茫的雾中。 
 
松井放慢了车速。 
 
打开了车灯。 
 
松井同情地说： 
 
“这样一来，水库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惜您老远来的了。我们回去吗？” 
 
“不，已经到这里了，不管怎么说，还是去看看吧……” 
 
乘客把脸贴在窗上，嘟哝道。 
 
“真糟糕，天还会放晴吗？“ 
 
车子嘎噔嘎噔地摇了起来。 
 
（咦，到水库为止一直都是柏油马路的呀……真是奇怪！） 
 
没多久，松井听到乘客兴奋地说： 
 
“啊，太好了。司机，天放晴喽！” 
 
真的哟，雾一点点地散去了，天晴了。 
 
“太好了。” 
 
才说了这么一句，松井慌忙踩住了刹车。 
 
不知不觉，他竟在黄昏中把车子开进杂木林里的一条小道上来了。 
 
“对不起，走错路了。” 
 
松井握着方向盘，向乘客低头道歉。 
 
（可是，明明是笔直的一条路啊……究竟是什么地方走错的呢？） 
 
一边这么想，松井一边往林子里望去。突然，他听到了一阵鼓声，这鼓声还相当近。 
 
“呀，这是节日的鼓声啊！” 
 
乘客兴奋地说： 
 
“我原来就喜欢过节。” 
 
可是松井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返回去的时候，要是万一找不到那条柏油马路，就去不成武井水库了。他慌里慌张地就要倒车。 
 
想不到乘客拦住了他： 
 
“司机，反正已经迷路了，就到过节的地方去看看吧……对了，到那里，我再打听一下水库的位置。” 
 
“可是，这要兜好大一个圈子啊。” 
 
松井犯愁地说。 
 
“没关系，这也是采访的一部分嘛。‘节日’会‘结束’，‘水库’不会‘结束’。” 
 
“是吗……那么就……” 
 
松井加大了油门。 
 
就这样，天空颜色的出租车在林中的那条坑坑洼洼的小道上，一颠一颠地朝前开去。 
 
出了林子，一片辽阔的黄昏风景展现在眼前。 
 
松井把车停住了。 
 
一格一格的水田、旱田上，田间小路上，到处都是晒稻子的架子。 
 
河水流过，灰色河滩上的房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虽然天还没有完全黑，但家家户户都已经点上了灯笼，挂到了门前。人们穿着浴衣，走在路上。男人、女人、老爷爷、老奶奶、小一点的孩子，大一点的孩子…… 
 
“请在这里等我一下。我抓紧时间去看一圈。对了，我一定会问问怎么去水库。” 
 
乘客跑远了之后，松井打开窗户，点燃了一根香烟。 
 
一阵清凉的风吹了进来。 
 
激烈的鼓声，雄壮的号子声，如同波浪一般地传了过来。 
 
（这声音，震得人骨头都发麻了。） 
 
笑声、喊叫声和说话声，随风飘了过来，一会儿近，一会儿远。 
 
（没有多少户人家，倒热闹非凡呢！肯定是离开村子的人和家属们回来了……嗯，故乡的节日，真是好啊！） 
 
当松井掐灭第二根香烟时，看到乘客回来了。 
 
“让您久等了。” 
 
乘客坐到了座位上，说。 
 
“啊，想不到还会有这么精彩的节日！司机，我真该邀你一起去看看。戴着花斗笠跳的舞蹈，漂亮极了。” 
 
说到这里，乘客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声音说： 
 
“不过，有点奇怪啊。武井水库的事情，好像谁也不知道，问谁谁都摇头……好像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这倒让松井纳闷了，那么大的水库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来的那条路上去吧，上了那条大路，就不要紧了。” 
 
随后，车子便在林间小路上咣当咣当地摇晃着，往回开去。 
 
没开多久，他们就觉得四个轮子下面的路，刷地一下变成了柏油马路。 
 
也就是在这时，松井猛地刹住了车。 
 
“哎呀！” 
 
这正是水库边上的那条宽阔的大路。 
 
右手那边，就是黄昏日落下一望无边的水面。 
 
乘客用嘶哑的嗓音说： 
 
“司机，你不下来看看吗？” 
 
两人下了车，默默不语地俯瞰着水库。 
 
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了鼓声。 
 
（节日还没结束呢！） 
 
松井想。 
 
“啊啊……”乘客叫了起来，“啊，我想起来了，以前，沉到水底的那个村子，就是在今天晚上过节的！” 
 
“什么？那么，那鼓声……” 
 
说到这里，松井一下闭上了嘴。 
 
这时，对面山上升起了一轮洁白的月亮，一望无边的水面上，泛起了一阵阵闪着银光的微波。 
 
 
 
 



温柔的太阳雨 
 
 
松井在车外等了好半天了。 
 
美丽的乘客，就要从门里出来了。是一位新娘子。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大安吉日。 
 
他要把新娘子送到晴天宾馆的结婚会场去。 
 
（天这么睛朗，真好！） 
 
松井仰起头，晃眼似的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着如同一块蓝玻璃般的天空。 
 
一共有两辆车。松井的车后面，还停着一辆黑色的车子。 
 
（怎么还不快点出来呢？） 
 
松井正这样想着，前面热闹起来了，在小门边上等着新娘子的邻居们，纷纷让出了一条路。 
 
“恭喜！” 
 
“恭喜恭喜！” 
 
“啊，好漂亮啊！” 
 
“太漂亮了！” 
 
“恭喜恭喜！” 
 
穿着白色和式婚礼服的新娘子，牵着媒婆的手，静悄悄地走了出来。 
 
松井拉开车门等着。 
 
新娘子让别人帮忙拎着白色婚礼服的下摆，钻进了车里。 
 
接着，穿着底襟带花和服的媒婆，也上了车，坐在了新娘子的身边。 
 
新娘子的妈妈，坐到了助手席上。 
 
（好，出发。） 
 
松井戴上了白手套，握紧了方向盘。 
 
后面的那辆车子上，坐着新娘子的爸爸和兄弟。 
 
就这样，两辆车子慢慢地开动了。 
 
（干了这么久出租车司机，还是头一次拉新娘子呢！） 
 
擦肩而过的车上的人、走在路上的人的眼睛，全都被松井的车窗吸引了。一双双眼睛全都眯成了一条缝，微笑着目送着他们。 
 
红灯。松井停了车，朝后视镜里望去。新娘子低着脑袋，白色的盖头把她的脸都遮住了，只能看到细细的鼻梁。 
 
媒婆和新娘子的妈妈商量着今天的婚礼以及婚礼之后喜宴的安排。 
 
一边说，妈妈一边好像很担心新娘子似的，不停地回头。 
 
（报纸上说，最近，绝大多数的新娘子都在大宾馆的会场里穿结婚礼服……所以，坐车去的新娘子，还真是不多见呢。） 
 
松井这么想着的时候，新娘子妈妈担心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良子啊，腰带怎么样，勒得太紧了吧？” 
 
“啊，不要紧的，妈妈。” 
 
新娘子用蚊子一般轻的声音回答道。 
 
过了一会儿，妈妈又担心地问： 
 
“良子啊，头上的假发套怎么样，不重吧？” 
 
“啊，不要紧的，妈妈。” 
 
新娘子还是用蚊子一般轻的声音回答道。 
 
就在这时，阳光普照的天空上，“哗”的一声下起雨来了。 
 
“哎呀，这下可糟了！” 
 
妈妈看着窗外，叫了起来。 
 
“特、特意穿上的结婚礼服……” 
 
听到她那焦虑的声音，松井不由得插了一句嘴： 
 
“没事。不用到宾馆，这雨就停了。您看天这么亮，这是太阳雨啊……不是有一句老话，叫‘狐狸出嫁——太阳雨’嘛。” 
 
“啊，是的，是这样的呀……我都昏了头了……明明知道……唉。” 
 
妈妈把脸转向了松井。 
 
车子里静了下来。 
 
妈妈直盯盯地看着松井的侧脸。 
 
松井被 看得不自在了，故意咳嗽了一声。 
 
“你这位司机呀……” 
 
妈妈用一只手捂住嘴，哧哧地窃笑起来。媒婆也哧哧地窃笑起来。 
 
然后，妈妈便扭过身子朝后面的座位探过头去，高兴地对新娘子说道： 
 
“良子啊，多好啊……这是天的窗帘啊。你稍微放松一点吧，千万可别累坏了……” 
 
媒婆也跟着添了一句： 
 
“可不是吗，良子小姐。今天是一个各种各样的事情都碰到了一起的日子，请放松一点吧。” 
 
“谢谢，那我就放松一点了。” 
 
在雨和雨刷的声音中，松井还是听到了新娘子那蚊子一般轻的声音。 
 
（是呀，不放松一点怎么行呢。） 
 
一边这样想着，松井一边不经意地朝后视镜中看去，他大吃一惊。 
 
新娘子白色盖头下面的鼻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变成了淡棕色。尖尖的鼻子的两边，露出了可爱的短胡子。 
 
就连坐在身边的妈妈的嘴，不知什么时候也伸到了前面，变成了一张狐狸的脸。 
 
他动了一下身子，瞥了一眼，媒婆的脸，不知什么时候也变成了狐狸的脸。 
 
（怎、怎么……怎么真的是狐狸出嫁……真的是狐狸出嫁……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 
 
松井尽可能地不动声色，直勾勾地盯着雨刷外面的道路。一边直勾勾地盯着，一边开车。一边开车，一边想。 
 
（……我本来是想用“狐狸出嫁”这句老话，来说太阳雨的……可她们弄错了，以为我全知道了。不过，正好，让新娘子可以放松一下……原来，太阳雨是温柔的窗帘啊。） 
 
天空颜色的出租车，在明亮的雨中向前飞驰。 
 
很快，四下里一下又变得明晃晃的了，雨住了。 
 
擦肩而过的车上的人、走在路上的人的眼睛，又全都被吸引到了车窗里面，微笑着目送着他们。 
 
松井朝后视镜里看去，只能看见低着头的新娘子的白鼻子尖。 
 
妈妈和媒婆也都恢复成了一张普通人的脸。 
 
松井舒了一口气。 
 
十一层的晴天宾馆近在眼前了。 
 
紧接着，两辆车子平稳地停到了它那宽大的玻璃门前。 
 
三四个正在等着新娘子的女人，快步奔了上来。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累了吧？” 
 
媒婆走出车外，然后，光彩照人的新娘子下了车。 
 
“多亏了这位司机，让我们彻底放松了一下。” 
 
妈妈一边付钱，一边说。 
 
“哪里的话……这，那个……是，是多亏了天的窗帘啊！” 
 
松井不知道该怎样说才好，摸着自己的下巴。 
 
“请多保重，别感冒，也别太贪吃了。” 
 
新娘子的妈妈这样亲切地叮咛着，下了车。 
 
“谢谢。” 
 
听到松井谢她，已经下了车的新娘子的妈妈，又握着车门的把手回过头来，笑着说道： 
 
“坐我们同类开的车，今天还是头一次呢！你车子开得真不错。” 
 
“啊？同类开的车？” 
 
松井这么反问的时候，妈妈已经追着新娘子，走进宾馆里头去了。 
 
“同类？同类？” 
 
戴着盖头的狐狸新娘子的脸，穿着和服的狐狸的脸，浮现在了松井的眼前。 
 
（咦，怎么叫我同类？） 
 
松井想起了他咳嗽时的情景。妈妈和媒婆那高兴的哧哧窃笑声，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是这么回事啊……同类。是的……同类。” 
 
松井踩下油门。 
 
“太好了……连同类都夸我驾驶技术好，真是太高兴了。” 
 
松井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咯咯地笑了。一边笑，一边加快了车速。 
 
晴天宾馆被远远地甩到了身后。
 


 
 
 



丑时三刻 
 
 
从敞开的车窗里，穿过一股夏夜的风。 
 
这会儿，松井正开着天空颜色的出租车，走在返回公司的途中。 
 
马路两边房子里的灯光都熄灭了，只剩下门灯和路灯的黄色光晕还照在漆黑的小路上。 
 
这样的路要是不小心，可是要出事的。 
 
松井放慢了速度。 
 
他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看了一眼手表，半夜一点半都过了。 
 
（已经相当晚了。） 
 
松井正这么自言自语着，右边的围墙中断了，一个小小的公园映入了他的眼帘。 
 
公园的四个角上，亮着四盏路灯。大象形状的滑梯、沙坑，还有跷跷板，秋千等都拖着一个个黑影子，呈一种米黄色浮现在那里。秋千上有一个小小的人影。 
 
（呀，那不是个孩子吗？） 
 
松井一愣，踩下了刹车。车子“嘎”的一声停住了。 
 
（这么晚了……） 
 
松井飞快地扫了四周一圈，他想，会不会有个大人在一边呢？ 
 
可是，没有人。连一只狗、一只猫也没有。 
 
坐在秋千上的小女孩，穿着一件短短的夏天穿的和服。四五岁的样子。 
 
小女孩一只手抓着秋千的绳子，另一只手的手背不停地揉着眼睛。 
 
（好像在哭呢……） 
 
松井担心地下了车。 
 
一走进公园，他就听到了小女孩的抽抽搭搭的哭泣声。 
 
松井轻轻地走到她身边，招呼道：“怎么啦？为什么要哭啊？” 
 
女孩吓得肩头一抖，仰起了小脸。 
 
她把捂着脸的手一点点地移开，一张满是泪水的小脸露了出来。 
 
“为什么哭啊？” 
 
松井又问了一遍。 
 
“是……”女孩一边抽抽搭搭地哭，一边说：“我……不会荡……秋千” 
 
“唔？不会荡秋千就哭？” 
 
女孩点点头。 
 
（这深更半夜的，不会荡秋千就哭？） 
 
松井眨巴着眼睛，马上说: 
 
“不哭不哭，叔叔现在就来教你，你马上就会荡了哟。” 
 
“马上就会荡吗？” 
 
女孩这么一说，开口笑了。 
 
松井坐到了和女孩并排的另一副秋千上。 
 
毕竟是孩子玩的秋千，松井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坐了进去，可腿憋屈得不行。 
 
可是如果不教…… 
 
松井说： 
 
“听好了。用双手紧紧地抓住绳子，看，就这样，身子尽可能地往后退。” 
 
女孩学着松井的样子，朝后退出好远。 
 
“你先好好看看叔叔怎么荡。” 
 
松井说完，自己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 
 
秋千发出嘎嘎的响声，向前荡去。 
 
“腿要这样伸开！” 
 
秋千往后荡了回来。 
 
“在这里要往地上蹬一脚！” 
 
往后荡去的秋千，又回到了前面。 
 
“腿并在一起伸开！” 
 
“蹬地！” 
 
“伸腿！” 
 
“蹬地！” 
 
松井给她做了三遍，自己从秋千上下来了。 
 
然后，他站到女孩的秋千的背后： 
 
“来，荡荡看吧！不要紧，照着叔叔说的样子，把腿动起来。” 
 
“嗯。” 
 
女孩紧紧地闭着嘴，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伸腿！” 
 
女孩的身子嗖地朝前冲了出去。 
 
“伸腿！” 
 
秋千荡了回来。 
 
“蹬地！对了！” 
 
松井大声地嚷着，轻轻地推着秋千。 
 
女孩嗖地朝前冲去。 
 
“把腿并齐，伸开！” 
 
秋千荡了回来。 
 
“好，蹬！对啦。” 
 
松井从秋千后面走开，站到了边上。 
 
“就这样，就这样。” 
 
松井喊道。 
 
“看啊，不是荡起来了吗？一个人，不是荡起来了吗……” 
 
女孩咯咯地笑了起来。 
 
秋千朝前面荡去的时候，她两腿抬得高高的；秋千荡回来的时候，她用红色的木屐使劲儿地朝地上蹬去。 
 
荡得漂亮极了。 
 
一头短发跟着飘了起来。 
 
打着蝴蝶结的腰带，也跟着飘了起来。 
 
女孩一边荡秋千，一边高声尖叫： 
 
“嗨，嗨，看啊，看啊！嗨，嗨，看啊！” 
 
女孩的一张脸别提有多开心了，笑呀，笑呀，笑个不停。 
 
“荡得好。荡得好。” 
 
松井也跟着她一起笑了起来。 
 
不过，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几点钟了？） 
 
一看表，正好是两点。 
 
松井对一边咯咯笑、一边荡秋千的女孩招呼道： 
 
 
“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回家吧，已经会荡秋千了嘛！” 
 
可是女孩不肯停下来。 
 
“嗨，嗨，叔叔，看，看啊！嗨。” 
 
松井故意沉下脸，说： 
 
“好了，再不回家可不行了。时间到了。已经是半夜了，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丑时三刻了呀……寺庙里的钟‘咣——’地响了。” 
 
女孩不荡了，奇怪地看着四周。 
 
“叔叔，庙里的钟没响呀。响了吗？” 
 
松井不知怎么说才好，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啊，没响……传说丑时三，正好是妖怪出来的时间。吓人吧？” 
 
女孩皱起眉头，一脸的担心： 
 
“叔叔，你害怕了？有我在，不要紧，你不用害怕。” 
 
松井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回家吧。叔叔用车送你回家吧！” 
 
“那辆车？” 
 
“是啊，想坐吗？” 
 
松井让秋千一点点地停下来。然后，他抓住绳子，女孩“咚”地跳了下来。 
 
“开心吧，会荡秋千了。” 
 
给松井一说，女孩仰起脸，开心地笑了。 
 
松井拉着女孩的手走了起来。嘎哒答嘎哒，是小小的木屐的声音。 
 
“你家在什么地方啊？” 
 
松井这么一问，女孩回答道： 
 
“枫树街三巷九号。” 
 
“枫树街？你从那么老远的地方跑过来的？” 
 
就这样，丑时三刻，天空颜色的车子拉着穿着和服的女孩，开始往回掉头。枫树街，在他刚才经过的那条路上。 
 
女孩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不时地哧哧笑着。 
 
“听好了，现在，可是大家睡觉的时间噢！晚上出来玩不行，下次要白天荡秋千。” 
 
松井一连说了三遍。 
 
过了第四个十字路口，一进枫树街，女孩就举起右手说： 
 
“这边。拿筷子的手这边。” 
 
“嗯，拐弯是吧？” 
 
他把方向盘往右转去。路渐渐地变得弯弯曲曲，不久，就到了一个岔路口。 
 
“哪边？” 
 
“拿饭碗的手这边。” 
 
车拐进了左边的路。这是一条亮着三盏路灯的死胡同。 
 
“最里面，就是那座房子呀！” 
 
女孩抬高声音说。 
 
在亮着一盏橘黄色门灯的房子前面，车静静地停了下来。 
 
“快点睡觉吧。” 
 
一边说，松井一边回过头来。他惊呆了。 
 
女孩融化了一样不见了。 
 
“哎呀！” 
 
松井伸长了脖子，朝后面座位的下面看去。 
 
可是，没有人。 
 
“开门下去了？可是没有开过门啊！” 
 
他目瞪口呆地朝窗外看去。 
 
一片寂静。 
 
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木屐声。接着，传来了开门闩的声音。 
 
松井屏住了呼吸，看着，门“嘎吱”一声被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位白发苍苍的小个子老奶奶。 
 
门灯照在了她那爬满了皱纹的脸上，只有半张脸是亮的。老奶奶一看到松井，像是见到了熟人一样，笑眯眯地走了过来，说： 
 
“果然如此啊。’ 
 
“啊？” 
 
“谢谢。” 
 
“请问……刚才的那个孩子，是您家的孩子吧？” 
 
松井用含糊的声音问道。 
 
“不是。” 
 
“啊，是您的外孙女吧……不，是您的重外孙女吧？” 
 
老奶奶有点为难了，脸上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哦不，那是我，是我。” 
 
老奶奶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那个女孩，就是我啊。” 
 
“？” 
 
松井微张着嘴，直瞪瞪地盯着对方。 
 
这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啊。 
 
白色的眉毛围绕着一双不认生的眼睛，稍稍有点翘的鼻子，缩着下巴笑的样子……突然，这一切，和刚才的那个小女孩的笑脸重叠到了一起。 
 
“啊！” 
 
松井禁不住叫出了声。 
 
“你明白了吗？” 
 
老奶奶问完，可爱地笑了起来。 
 
然后，她冲着松井鞠了一躬：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我刚才打开窗户，坐在藤椅子上，望着星空。不由得就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好像是睡着了。 
 
“醒来一看，我坐在了公园的秋千上。哎呀，我变回到了一个小女孩…… 
 
“我开心极了，就想荡秋千，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荡……急死了……” 
 
“您哭了吧？” 
 
松井说。 
 
“是。” 
 
说完，老奶奶就像刚才的那个女孩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 
 
“司机教我荡起秋千来……还用车把我送了回来……终于，看到家了……我又醒了过来……看，我还坐在原来的那把藤椅上。 
 
“不过，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车子停下来的声音，就冲了出来。可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啊。” 
 
“是呀，是呀。”松井连连点头说，“这是真的呀，可这是真的呀。” 
 
从高高的天空中，隐隐约约传来了风吹过的声音。 
 
老奶奶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 
 
“呀，不是感冒了吧？” 
 
“打盹是会受凉的……” 
 
老奶奶和松井一起笑了起来。 
 
“晚安，多保重！” 
 
“晚安，谢谢了！” 
 
老奶奶眯成了一条缝的眼睛，不知为何有点湿润了。 
 
松井开始倒车，就在他要拐弯的时候，回头一看，老奶奶成了一个黑影，还一个人站在那里冲他挥手呢。 
 
 
 
 
 



云之花 
 
 
（今天好忙啊！） 
 
司机松井一边转动着方向盘，一边想。刚把乘客送到魂座海角，正在空车返回的途中。 
 
这是一条林间小路。 
 
（星期天，加上又是一个大晴天。） 
 
灿烂的阳光从繁密的枝叶间倾泻下来，路上洒满了光点。 
 
一出林子，松井不由得叫出了声： 
 
“啊呀……” 
 
下雨了。哗哗哗，响起了雨水打在地面上的声音，这雨下得好猛啊！ 
 
（怎、怎么一回事？刚才天还那么晴朗……） 
 
天暗了下来，暗得就像是黄昏一样。 
 
松井马上打开了车灯。 
 
他又放慢了车速。 
 
（看不清路了，不小心可不行。） 
 
正这样想着，橘黄色的灯光里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背影，拼命地跑着。 
 
（怎么还光着脚？要受伤的！） 
 
连伞也没撑，帽子也没戴。 
 
松井按响了喇叭。 
 
“嘟——嘟——” 
 
女孩回头瞥了一眼，又跑了起来。女孩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连衣裙。 
 
（哎呀，这可是一条田间小路呀，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好可怜啊。） 
 
在稍稍超过她一点点的地方，松井刹住了车。他打开了助手席的车门，等着从后面跑来的女孩。 
 
“我顺路拉你一段吧！” 
 
女孩那发热的小脸蛋，一下子涨得通红，别提有多高兴了，蹦蹦跳跳地坐了上来。 
 
（咦，明明是在瓢泼大雨中奔跑……） 
 
松井想不通了，小女孩的衣服一点都没有湿。 
 
（这太奇怪了。） 
 
正这样想着，女孩头一低行了一个礼： 
 
“叔叔，谢谢你了。” 
 
松井问她： 
 
“到什么地方去啊？” 
 
“回家。” 
 
女孩回答道。她的一只手上，紧紧地攥着一个旧的红陀螺。 
 
“家在什么地方啊？” 
 
“一直向前，一直向前呀。” 
 
“一直向前，一直向前，是要走到尽头的啊。” 
 
松井模仿着女孩的腔调，一边笑，一边踩下了油门。 
 
雨下得更加猛烈了，车子飞奔起来。 
 
车窗外，仿佛垂下了一道银色的幕帘。 
 
“那尽头，就是我的家了。” 
 
女孩说。 
 
（这么说，这孩子是住在头一个十字路口附近的那个住宅区了。） 
 
松井想。 
 
（正好经过那里，就把她送到那里吧！） 
 
“哇，车这么快啊！” 
 
一直望着窗外的女孩，突然惊叫起来：“车比我跑得要快多了！” 
 
“那是当然啦。” 
 
松井笑嘻嘻地点点头。 
 
“茂越还在哭吧？” 
 
过了一会儿，女孩一个人担心地嘟哝道。 
 
“茂越是谁啊？” 
 
松井问。 
 
“是我弟弟。” 
 
女孩答了一句。接着，她就说了起来： 
 
“茂越看见别的孩子玩陀螺，就哭着喊，我也要陀螺。他哭个不停，就是想要一个陀螺，愁死人了……所以，我一个一个孩子地求过来：给我一个陀螺吧！求到第五个孩子，他终于给了我一个。” 
 
（何必去求一个个孩子呢，就不能给他买一个吗？） 
 
松井稍微加快了一点速度，心想。 
 
这时候，车子好像开始爬坡了。 
 
（哪来的坡呢？） 
 
他突然发现，擦身而过的车子一辆也没有。 
 
“这辆车，是天空颜色的呢。我们家的房子，是雪白的呢。” 
 
女孩一边打量着车里头，一边说。 
 
（不对呀，十字路口那一带的住宅区，屋顶都是红色的啊。） 
 
松井歪过头来问： 
 
“你们家是枫树街一号吗？” 
 
“不是。” 
 
女孩把脸转到了一边。 
 
“可是，这条路的尽头，就是枫树街啊。” 
 
“不对，是天之街。” 
 
“唔？天之街？” 
 
就在松井大声地反问时，雨突然就止住了。接着……眼看着，天就放晴了。 
 
好刺眼啊！ 
 
松井差一点没握住方向盘。 
 
“哇啊！” 
 
天空颜色的出租车，正奔驰在一条架在天空中、像玻璃一样的道路上。 
 
“瞧，就是那里。” 
 
女孩手指的地方，有一朵小小的白云，一座雪白的房子孤零零地耸立在它的上面。 
 
紧接着，在车里都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 
 
“快一点，叔叔！茂越还在哭呢。” 
 
女孩这么一说，松井猛地加快了速度。 
 
车子在云上一停下来，一个眼睛哭肿了的男孩从房子里奔了出来。他也穿着白色的衣服。 
 
“哇啊！哇啊！” 
 
一接过陀螺，满脸泪水的男孩立刻就笑了起来。 
 
“还不快谢谢开车的叔叔！要是姐姐自己跑回来，还不知道在下面的什么地方呢。” 
 
女孩突然变成了姐姐的模样，教导弟弟说。 
 
“不对，那样根本就转不起来，要这样。” 
 
松井正要回去，看见男孩玩起了陀螺，就忍不住跳到了云上。然后，他就教起玩陀螺的方法来了。 
 
“喏，要这样，把绳子绕得紧紧的。然后，伸手使劲儿往回一抛。对！对！松手……” 
 
这样过了好长时间，天空颜色的出租车才掉头往回开。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子已经跑在田间的路上了。 
 
天晴朗得不得了。 
 
松井把车停在路边，走到了车外。 
 
他按捺不住了，想要抬头看一看蓝色的天空。 
 
天空中，就飘着一朵云，一朵雪一样白的小小的云。云的一头，探出了两张小小的、小小的豆粒儿一样大的孩子的脸，一闪，就消失了。那一刹那，天空中回荡起了铃铛似的欢快的笑声。 
 
“司机，坐上来行吗？” 
 
有人这样问道。两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姑娘坐了进来。 
 
“啊，多么可爱的花啊！” 
 
一个姑娘叫起来。 
 
“司机，这是什么花啊？” 
 
另外一个姑娘问。 
 
挂在车窗边的花瓶，不知什么时候开出了两朵小白花。 
 
松井笑嘻嘻地答道： 
 
“叫‘云之花’，很稀奇的名字吧？” 
 
天空颜色的出租车，在十字路口转了一个弯，飞一般地向前开去了。
 





彩虹森林的对面 
 
 
 
天空颜色的出租车，这会儿，正朝着林道公园驶去。 
 
路两边的人行道上，许许多多的人正行色匆匆地走着。上班的人，还有背着书包的孩子……星期一一早的路上，热闹极了。 
 
松井手握方向盘，一边顺着弯道向左转去，一边嘟哝道： 
 
“太好了，总算知道阿彦是谁了。” 
 
还没见过面的阿彦，这时正在林道公园的一棵老银杏树下等着松井。 
 
是昨天过了晌午的事情。 
 
松井困得睁不开眼了。 
 
（这可不行！） 
 
他又是喀哧喀哧地揉眼睛，又是啦嗒啦嗒地拍脑袋，可还是困得不行。 
 
昨天晚上，明明比平常都要睡得多啊！ 
 
（这怎么行啊！） 
 
松井把第十四个哈欠憋了回去，他终于决定把车停下来，稍稍睡一会儿。他想，只有这样才能快点恢复过来吧。 
 
这时，他恰好经过林道公园，于是，就把车开到了公园的最里头，停在了一棵大银杏树下，地上撒满了金色的树叶。这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松井摘下帽子，盖到了脸上，身子往后仰了下去。 
 
接着，他就打起盹来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轻轻的敲窗声惊醒了。 
 
松井拿开帽子，睁开了眼睛，一片刺眼的光晃得他皱起了眉头。 
 
“坐上来行吗？” 
 
车外站着两个身穿白衣服的姑娘。说是姑娘，其实也就是一个十六七岁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 
 
眼睛大大的，两张脸长得像极了。 
 
“我们坐上来行吗？” 
 
松井连连点头，坐直了身子，打开了后边的门。 
 
“请。” 
 
他把帽子重新戴好。 
 
姑娘们长长的娃娃头一甩，钻进了车里。 
 
松井发动了引擎。 
 
“请问到什么地方？” 
 
“哦，有一个叫彩虹森林的地方吧？”姐姐问，“我们想到那里去。” 
 
“我知道了。” 
 
松井踩下了油门。 
 
松井转动起方向盘来，他发现脑子里好像长出了一片薄荷的芽似的，格外地清醒。 
 
（亏得睡了一会儿，这下好多了，就像早上一下子醒过来一样。） 
 
后面的座位上鸦雀无声。 
 
（这两个孩子相当安静呢。） 
 
开过第五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松井听到了两声轻轻的叹气声。 
 
开过第六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松井听到了两声重重的叹气声。 
 
过了第七个十字路口，两个人发出了轻轻的、轻轻的笑声。 
 
然后就又鸦雀无声了。 
 
（是姐妹俩吧，长得好像啊！） 
 
一排排的房子，终于变得稀稀拉拉了。 
 
旱田渐渐地多了起来，很快，又变成了一片片水田。 
 
稻子被割得干干净净，田里到处是剩下来的发黑的稻捆。 
 
从后面传来了说话声。 
 
“就要到了。” 
 
“就要到了。” 
 
“能见到爸爸了。” 
 
“能见到妈妈了。” 
 
“是啊是啊，能见到妈妈了。” 
 
“能见到大家了。” 
 
“大家！大家！” 
 
“大家都长大了吧？” 
 
然后，两个人又轻轻地、轻轻地笑了起来。 
 
过了桥，道路一下子变窄了。 
 
看到远处的彩虹森林了，眨眼就开到了。 
 
“啊，司机，就停在树林的入口吧！” 
 
姐姐说。 
 
“停在这样的地方行吗？” 
 
妹妹从边上插嘴： 
 
“行啊，走几步路就到了。上次阿彦不是说过了吗？” 
 
天空颜色的出租车，在彩虹森林的面前停住了。 
 
“司机，请告诉阿彦不用担心我们了，拜托了。” 
 
“阿彦是谁啊？” 
 
松井问道。 
 
可是两个 人没有回答就下了车，白白的衣服闪闪发亮，轻轻地飘了起来。 
 
“谢谢。” 
 
两个人行了礼，一转身，就钻进明亮的树林里去了。 
 
（咦？） 
 
松井急忙下了车。 
 
“喂——” 
 
两个人头也不回，一个劲儿地向前走去。 
 
“喂——” 
 
松井开始跑了起来。 
 
脚下响起了干枯落叶的声音。 
 
树叶几乎都落光了，只剩下了红色的枫树，像一团团暖融融的火，还散落在秋天的树林里。 
 
（再怎么拜托我，我也不知道阿彦是谁，在哪里呀！不要说阿彦了，我连你们是谁都不知道。还有，好像根本就没想到要付车钱……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样的乘客？） 
 
跑着跑着，树丛的对面出现了一片水面。 
 
（咦……那不是彩虹沼吗？是的呀，是彩虹沼。对了开车要绕远路，从这里穿过去就近多了。） 
 
松井站住了。 
 
（天鹅！） 
 
水塘里有好多天鹅。 
 
（已经从西伯利亚飞来啦。） 
 
五十只，六十只，不，足有七八十只吧，就像是白得耀眼的大花，盛开在映着秋天天空的蓝色水塘的正中央。 
 
“嗬嗬！” 
 
松井叫了起来，他看见两只天鹅从这边的岸上滑着游了下去。 
 
（哎呀，两只。） 
 
水塘里顿时热闹开了。 
 
从对面游过来十几只天鹅，马上就把这两只天鹅给围住了。 
 
围成一群的天鹅一起仰起头，对着天空高声叫了起来。然后，它们掉了一个头，朝着同一个方向往回游去。 
 
一直呆站在那里的松井，又听到了和刚才一样兴奋的对话： 
 
“就要到了。” 
 
“就要到了。” 
 
“能见到爸爸了。” 
 
“能见到妈妈了。” 
 
“是啊是啊，能见到妈妈了。” 
 
“能见到大家了。” 
 
“大家！大家！” 
 
“……” 
 
车子马上就要到林道公园了。 
 
那个名叫阿彦的人，已经等在银杏树下了吧？ 
 
松井今天早上一打开报纸，一下睁大了眼睛。报纸上说，养在林道公园池塘里的两只天鹅，昨天不见了。 
 
报纸上还说，这两只天鹅的飞羽都被剪掉了，不可能飞走。是被偷走了，还是被杀死了，饲养员担心得不得了。 
 
（这位饲养员，会不会就是阿彦呢……是，大概就是阿彦吧！） 
 
松井马上就打了一个电话，说是找那位饲养员。 
 
然后他问道： 
 
“突然打扰您，真是对不起，您是叫阿彦吗？” 
 
“啊啊……你怎么会知道的？” 
 
“是……” 
 
松井的话打住了。 
 
他接着说：“见了面再说吧。我想先告诉你的是，天鹅们都还好。” 
 
看到对面的银杏树了。 
 
他看到树下站着一个白头发的男人，迫不及待地扬起手，朝这边跑了过来。 
 
 
 
 



半夜的乘客 
 
 
月夜下的道路。 
 
出租车在染成蓝色的银杏树下，向前飞速行驶。 
 
松井一看表，正好是十二点，半夜了。 
 
（昨天和今天，不，是今天和明天之间啊。） 
 
松井正这样嘀咕着，灯光中，一辆白色的玩具车从边上冲了过来。 
 
“啊！” 
 
松井用力踩住了刹车。 
 
车尖叫着停住了。就在它前面，一辆小小的玩具汽车“嘟嘟嘟”地鸣着喇叭，横穿过去。 
 
（半、半夜里……被人扔掉的玩具的发条，突然松开了吗？） 
 
松井正要踩油门，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头。 
 
（这里是十字路口吗？） 
 
不知什么时候，松井的车，竟停在了宽阔的十字路口上。 
 
而且，他看到左首的道路上，一辆普通车子大小的白色汽车开了过去。 
 
松井有点头晕，急忙回过头去。 
 
（怪了。不……说不定这条路，是一条回公司的近路呢。） 
 
松井这样想着，便把方向盘往左面转去。 
 
这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 
 
马路两边，百合花形状的路灯像什么标志似的，放射出白色的光芒。 
 
（一条让人心情舒畅的路啊。） 
 
咦，路灯下站着三个穿得奇形怪状的人，正一边笑，一边招手。 
 
（哈哈哈，简直就像是假面游行。） 
 
三个人打扮成了小丑、女孩和熊。 
 
小丑的尖鼻头上，涂着鲜红的颜色，眼睛上画着长长的睫毛。头上戴着打弯的帽子，身上穿着肥肥大大的黄衣服。 
 
大眼睛的女孩，戴着金色毛线做的假发，穿着件粉红色的长衣服。 
 
熊呢，从头到脚套着又松又软的金褐色的玩偶服。 
 
（这身打扮，要数他最暖和了。） 
 
天空颜色的出租车，正好停在了这几位半夜的乘客面前。 
 
“多么美好的夜晚啊！” 
 
小丑用树和树摩挲般的声音一边说，一边坐了上来。 
 
“多么迷人的夜晚啊！” 
 
女孩用尖尖的、可爱的声音说，也坐了上来。 
 
“多么愉快的夜晚啊！” 
 
最后坐上来的熊的声音，既稳重又温和。 
 
三个人一钻进车里，乐滋滋的，你挤我，我挤你，咯咯地笑个不停。 
 
 
 
“请问到什么地方？” 
 
松井扭过头来问。 
 
“啊呀呀，不知道啊。” 
 
小丑吃了一惊。 
 
“我们还没问呢。” 
 
偶尔，是有这样冒冒失失的乘客呢。 
 
“可是，叔叔，您不是也去吗？不是在去的途中吗？” 
 
女孩用尖尖的声音说。 
 
“去是去，去乘客去的地方……可是，你们还没有告诉我要去什么地方呢。” 
 
听松井这样笑嘻嘻地说，熊不紧不慢地说： 
 
“不过，路不是一直往前、一直往前的吗，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啊哈哈，是这样！一直往前，一直往前。这下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松井被乘客的话逗乐了，踩下了油门。 
 
就这样，天空颜色的出租车向前驶去。 
 
后面的三个人兴奋得不行，坐都坐不住了，连松井都被这种情绪感染了。 
 
（半夜的乘客，一般都累得不行呢。） 
 
不多一会儿，一辆大公共汽车“突突突”地追了上来。 
 
（咦，这个时间怎么会有公共汽车呢？） 
 
而且，车窗里的人，全是清一色怪里怪气的打扮。 
 
小丑，猪，熊，士兵，狮子，男孩，女孩，公主，魔女，国王…… 
 
这时，后面的车子超过了松井的车子，好像在说我们先走了似的，还“嘟嘟嘟”地鸣着喇叭。 
 
（嘿！） 
 
车里穿着兔子、狸猫和狐狸服装的三个人，冲着这边招手呢。 
 
（现在流行这种打扮吗？） 
 
松井的脑袋有点糊涂了。 
 
坐在后面的小丑、女孩和熊兴奋地唱起歌来了。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针。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线。 
 
嗨！ 
 
美好的夜晚。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糨糊。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布。 
 
嗨！ 
 
漂亮的夜晚。” 
 
（我知道了。因为是满月，在什么地方举行假面舞会吧……）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刷子。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毛笔。 
 
嗨！ 
 
愉快的夜晚。” 
 
很快，夜空中就升起了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气球。 
 
“看，看，就快要到啦！” 
 
女孩兴奋地尖叫起来。 
 
“哎呀，大家已经跳起舞来了。” 
 
小丑出声地笑了起来。 
 
熊“嗯嗯”地点着头。 
 
前面的车子亮起了红色的尾灯，放慢了速度。 
 
（还相当拥护呢。） 
 
车子终于在一个宽阔的地方停了下来。车一停，松井就忍不住开口问道： 
 
“今晚有什么活动吗？” 
 
“奇怪，你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小丑耸了耸肩说，“我们不是刚刚开过玩偶大道吗？” 
 
“玩偶大道？” 
 
“你看你，我们，不全都是玩偶吗？” 
 
女孩的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咯咯咯地笑了。 
 
“什么？” 
 
松井目瞪口呆，熊耐心地解释给他听： 
 
“在圆圆的月亮之下，不管多么破、多么脏，我们都能恢复到原来的模样。然后，在昨天与今天之间，不，是今天与明天之间，走过玩偶大道，来到节日广场……看，我也能用自己的脚站立，用自己的手开门，就像这样。” 
 
熊一边这样说，一边下了车。 
 
“我们也能走到外面呢。” 
 
“叔叔，你也快来吧。” 
 
女孩下了车，最后是小丑，他按着帽子下了车。小丑把脸贴在车窗上，亲切地眨眨眼睛，说： 
 
“你把车停在那边，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松井怔住了。 
 
（说什么哪？我可不是玩偶，我不是一个小小的玩偶！） 
 
正在这时，后面响起了“嘟嘟”的哨子声。 
 
“请朝前开啊！” 
 
反光镜里，映出了后面的三辆车。 
 
没办法，松井只好按着箭头指引的方向，把车朝前开去。 
 
结果，开进了停着好多辆车的停车场。 
 
一个明亮的月夜啊。 
 
把车停在了停车场，松井走出车外，吃惊地朝四下看去。 
 
（这些车，全都是玩具？可是我、我的车，究竟是什么时候变得和玩具一般大了呢？太奇怪了。） 
 
仔细一看，停在这里的车，确实和真的车不一样。 
 
车里的玩偶们，都下车了吧？从远处传来了歌声和笑声，唯有这里静得有点出奇。 
 
“司机！” 
 
“叔叔！” 
 
回头一看，原来是刚才那三个人因为担心他，来接他了。 
 
“快来吧，快来吧。” 
 
小丑和女孩把松井夹在了中间，拉着他的手——他们的手，是温暖的手呢——熊跟在后面，像是推着他们三个人似的，朝着喧闹声传来的地方走去。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针。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线。 
 
嗨！ 
 
美好的夜晚。 
 
……” 
 
数不清的玩偶和玩具，在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想怎么跳，就怎么跳，想怎么转，就怎么转……甭提有多么开心了。 
 
月光变成了魔法的水，把整个广场都浸泡在了里面，一个个跳舞的玩偶看得清清楚楚。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糨糊。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布。 
 
嗨！ 
 
漂亮的夜晚。” 
 
松井也一起跳了起来。 
 
一边尽情地唱着，跳着，松井一边想，管他是玩偶还是人呢。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刷子。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毛笔。 
 
嗨！ 
 
愉快的夜晚。 
 
……” 
 
不久，启明星升起来了。 
 
“分手的时候到了。” 
 
“啊，再见！” 
 
“下一个美丽的夜晚见！” 
 
“下一个迷人的夜晚见！” 
 
玩偶们互相这样说着，上了小轿车，上了公共汽车，上了电车，上了飞机，上了轮船……也有走路回家的。 
 
松井那辆天空颜色的车上，也挤满了玩偶和玩具。他来回跑了二十四趟。 
 
第二十五趟，当他回到广场上时，看到已经空无一人的广场上站着那三个人。 
 
（是在等我哪！） 
 
松井的鼻子有点酸了。 
 
很快，车子就停在了用篱笆围起来的一座大房子前面。 
 
“晚安，做个好梦！” 
 
三个人说完，就下了车。 
 
“晚安，做个好梦！” 
 
松井也说。 
 
三个人冲着车的方向一起敬了个礼，轻轻地走进门里去了。 
 
松井一踩油门，“哎呀”一声叫了出来。 
 
这是一条再熟悉不过的路了——车子正“突突突”地行驶在回公司的路上。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针。 
 
月亮的光辉是， 
 
银色的线。 
 
嗨！ 
 
美好的夜晚。 
 
嗨！ 
 
美好的夜晚。 
 
……” 
 
不知为什么，松井的胸口热乎乎的。 
 
他把车窗打开了一道缝。 
 
天马上就要亮了。 
 
清爽的风，“嗖嗖”地涌进了车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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